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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历史之镜折射现实 ——陈白尘历史剧创作与理论研究（现

代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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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话剧史上，陈白尘的名字与革命现实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陈白尘

（1908—1994），现代剧作家、小说家，原名陈增鸿。1908 年 3 月出生于江苏

省淮阴县（今清江市）商人家庭。早期陈白尘接触到胡适等人的白话诗，同时

也受到“礼拜六派”的文学影响。1924 年，陈白尘开始文学创作，他先是以诗

和小说投稿，后来又初步接触了新文学，先后参与南国社、民众剧社、摩登社

等团体的戏剧活动。陈白尘一生致力于中国戏剧事业与革命事业的发展，他把

自己的创作和现实紧密结合起来，在长达 70 年的文学生涯中，创作了大量戏

剧、电影、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总体上看，陈白尘的文学成就突出表现在

剧本创作上，仅话剧与电影剧本就多达 50 多部，尤其对讽刺喜剧和历史剧有一

定贡献。 

在陈白尘历史剧作品中，毫无保留地表现出一个剧作家创作主旨中蕴涵的

高度政治性以及强烈的现实针对性。陈白尘认为，历史剧的创作与演出，在当

时是该把它当作戏剧运动中的一种策略，一种战术来看的。i[①] 陈白尘的历史

剧主要作品有：独幕剧《汾河湾》（1931）、《虞姬》（1933）；四幕剧《石

达开的末路》（1936）；七幕剧《金田村》（1937）；五幕剧《大渡河》

（1943，由《石达开的末路》改写而来，演出时又改名为《翼王石达开》）；

电影文学剧本《宋景诗》（1951）、七幕剧《大风歌》（1977）。从这些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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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中可以看出，作者后期创作在技巧上日益成熟，尤其是《大风歌》在历史真

实、艺术真实、现实倾向性的统一上达到较高的水平。 

陈白尘在创作过程中始终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他的作品与时代紧密联

系在一起，在其历史剧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现实鲜明的影子以及作者希望

通过作品来借以传达的对黑暗现实抨击的创作意旨与革命精神。创作主体在艺

术作品内涵上的这种主导性和先决性，决定了其作品有高度政治化倾向。整体

上看，创作主体始终本着严谨、诚挚的创作理念，其作品语言质朴、坦率、有

力，结构完整，在人物的塑造方面带有作者很强的个人倾向性，正面人物通常

都具有反压迫、反强权的特点，作品中爱憎、善恶、是非对立泾渭分明。在陈

白尘作品中一以贯之的是革命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作者对他所经历的时代不仅

保持一种高度热切的关注，还积极投身于现实与革命的洪流之中，作品中所反

映的这种鲜明的政治目的性，使得其意识形态方面的成就高于作品本身的艺术

成就，作品的艺术价值被政治价值所遮蔽。如此种种导致了陈白尘的戏剧作品

为“艺术的功利主义”写作理念所制约，也受到时代的局限，未能达到更高的

艺术水准。但在当时动荡不安的中国，陈白尘的剧作对民众意识有一定的唤醒

作用，他的作品继承了五四运动以来的反封建、解放个性、呼唤民主的精神，

对于革命精神的弘扬，起了积极作用，对尚处于发展初期的中国话剧，也有着

不可忽视的推动意义。 

在长期的创作过程中，陈白尘对于历史剧创作也形成了一些理论性认识，

陈白尘历史剧创作理论方面的主要文章有：《漫谈历史剧》、《历史剧的语言

问题》、《关于太平天国的写作——序〈金田村〉》、《历史与现实——史剧

〈石达开〉代序》、《〈大渡河〉校后记》、《关于〈宋景诗〉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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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大风歌〉和历史剧》等。在这些文章中，主要探讨的几个问题有：1、

历史剧的创作目的；2、历史剧的语言问题；3、历史剧创作的态度问题；4、

在历史剧创作中如何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陈白尘的历史剧理论大都是

结合自己创作过程及作品来论述的，并没有形成理论体系，因此本文把陈白尘

的历史剧作品与理论联系在一起进行阐述。本书是关于现代历史剧剧作与理

论，研究截止到 40 年代末的历史剧作品与理论，对陈白尘的当代历史剧作：

《宋景诗》、《大风歌》及当代理论部分不做讨论。 

 

第一节 历史剧创作路上的初步探索 

 

陈白尘早期发表的主要历史剧作品有《汾河湾》、《虞姬》等。当时中国

社会生活动荡不安，这个时期正值“左联”积极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陈白尘

与郑君里等人组织摩登社，大力推行学校戏剧活动，这些活动被认为有共产党

嫌疑，屡屡被国民党当局所不容。黑暗的现实使得陈白尘的剧作开始有了明确

的政治指向性。 

一、对封建礼教的反抗：独幕剧《汾河湾》 

独幕剧《汾河湾》是陈白尘创作的第一部历史剧作品，于 1931 年 4 月发

表在《小说月刊》22 卷 2 号。陈白尘在《从我怎样开始写戏说起》一文中这样

说到：“写戏，开头并非学田汉，《汾河湾》倒是受了欧阳予倩先生《潘金

莲》的影响。”ii[②]《潘金莲》一剧是受五四运动反封建、解放个性、破除

迷信的思想影响而创作的，《汾河湾》又受到《潘金莲》一剧的影响，其创作

主旨上对于五四精神的继承、对于封建礼教的抗争也就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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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河湾》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体现了对黑暗现实与强权的反抗意识。陈白

尘在该剧中着力塑造了薛丁山不畏强权的精神与自觉的反抗意识，把矛头直接

对向了封建礼教中的君权，其实也是指向当时国民党黑暗的统治。薛丁山对母

亲说：“皇帝是什么东西？他有什么好处给我们？只不过是苛捐杂税，逼得我

们要死！天天闹着打仗打仗，打的是为了他自己的私利。死的是我们小百

姓！”他还与同辈的弟兄约定：“打那些欺骗我们，压榨我们、剥削我们、杀

戮我们的仇敌！”对父权的反抗在剧中也有一定体现，两代人之间的隔阂让薛

丁山和他的弟兄们深感上一辈人是无法理解他们的，因此“我们的一辈是要和

上一辈人打的”。除了对君权、父权的反抗，陈白尘还赋予了柳迎春这个女性

角色一定的自醒精神，该剧中柳迎春这样说道：“我是我自己的！谁也不能侵

犯我！”但作者未能对这种女性的自醒给以更多笔墨，只是一带而过。 

由于该剧是陈白尘创作的第一部历史剧，表现手法和语言上都还很不成

熟，人物塑造比较单薄，对矛盾冲突未能很好地把握，革命创作意识还不是十

分明显，艺术成就也不高，《汾河湾》更多体现地是作者本人的一种创作尝试

而已。陈白尘自言“想清算自己，否定那些无病呻吟的小说了，才第一次试写

了独幕剧《汾河湾》。是对京剧本子的翻案文章。”iii[③] 陈白尘认为：

“历史家把所有历史都歪曲了，干吗不‘歪直’过来？于是抓住历史或传说中

某一点，大做文章，将整个历史都抹煞掉，而大案翻成了。——但是结果呢，

被历史家所歪曲的东西，又受了一次新的歪曲。并且为了这新的歪曲与读者

（及观众）固有的想象距离太远，虽然兴奋观众于一时；末了，还是被读者所

唾弃了。”iv[④]  

二、初具革命反抗精神的历史题材独幕剧《虞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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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题材独幕剧《虞姬》是陈白尘 1933 年于狱中所作，当时正是蒋介石实

行独裁统治时期，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内镇压民主运动。是年春，陈白尘被国民

党判刑，监禁于镇江县监狱，身陷囹圄，却在狱中坚持秘密创作。他把作品辗

转交由赵铭彝等人，委托他们投稿到一些在“左联”领导下的刊物。这个时期

是陈白尘创作道路的一个转折期，陈白尘在创作上开始了具有鲜明的政治目

的，并将这一理念体现在自己具体的戏剧创作活动之中。但这一时期他的剧

作，更多地停留在对黑暗现实种种不合理的揭示、暴露上，但对于黑暗现实背

后的罪恶根源却未能进一步展示。 

《虞姬》是典型遵循“三一律”而创作的作品，整部作品人物刻画流于平

面，性格描写苍白，人物语言过于现代化，对矛盾的展示不够充分，但该剧已

具备初步的革命抗争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人民的强大力量。作者借罗平

之口，控诉罪恶的战争，以期唤起群众的觉醒，从而实现推翻统治者的目的。

陈白尘在这部独幕剧中放弃了历史真实，虚构了虞姬和士兵罗平的爱情，把矛

头指向个人英雄主义者项羽和罪恶的战争，反映了士兵们对于和平生活的向往

与追求。 

陈白尘本人对于《虞姬》并不满意，认为“写成的可不是历史，倒有点象

寓言，可又不是寓言。”v[⑤]从该剧中也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陈白尘对于历

史剧创作的方式还没有什么明确的认识，对于现实的认识以及对于革命出路，

还都不甚明了，作者这种自身的迷茫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到了作品当中，放弃历

史真实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达到艺术真实。因此，《虞姬》的创作在艺术上只是

一次尝试，而且这种尝试并不成功，陈白尘反思自己创作之路时这样说道，

“历史剧干吗当真地作为历史去写呢？不能把现代的东西，塞进历史的躯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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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其实这想法，本不是我所独创，也是受了别人的影响。于是我也就同

别人一样，请‘摩登女郎’着上古装了；于是美人可以革命，豪侠可以大喊口

号了。结果呢？既失了历史的真实，又失了艺术的真实，成个两不象的东

西。”vi[⑥] 

《汾河湾》和《虞姬》这两部作品中，都存在着历史人物现代化、历史随

意性的缺点，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俱失，作品中的人物语言坦率、直白、有

力，两部剧中充斥着豪言壮语的口号式语言，如《虞姬》中罗平的语言中出现

了“大众”、“同志”这样现代的称谓，显得僵硬而不生动，这种语言表述上

的缺陷无法充分推动戏剧动作向前发展，毕竟“一出戏在结构上的缺陷是和对

话的风格有极其密切关系的”。vii[⑦] 在这两部作品中反映出创作主体对历

史剧真实与虚构的关系缺乏了解、对于历史剧语言的把握不当、对于话剧情节

与节奏的控制不够准确等问题，而且陈白尘此时的话剧创作较少考虑到实际演

出效果。这些不足导致陈白尘的早期创作除了秉承现实主义的战斗传统之外，

无论是在戏剧的构思、人物的塑造、结构的安排，还是语言、风格的设计上，

都显得比较粗糙、幼稚，没有什么艺术成就，只是反映了作者在艺术创作上一

种可贵的探索。作为陈白尘历史剧创作的早期阶段，这个积淀过程是在所难免

的，而且《汾河湾》、《虞姬》这些历史剧对于揭露黑暗现实、号召人民觉醒

进而起来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 

 

          

第二节 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探寻：太平天国系列历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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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十年代国内历史剧创作的兴起与繁荣，与抗日战争中民族情绪的高

涨密切相关。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中国戏剧发展史上出现了一个历史剧

创作热潮。陈白尘《石达开的末路》、《金田村》、《大渡河》等作品都是在

这一大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这些作品体现了强烈的时代性、明确的现实针

对性以及高度政治化的特征。由于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剧作家失去了针砭时弊

的自由，陈白尘被迫更多地采用历史题材，借古喻今，把历史变成了创作主旨

的遮蔽面纱。陈白尘谈到了历史剧创作的目的，认为，“历史剧的写作与演

出，在目前是该把它当作戏剧运动中的一种策略，一种战术来看的。”viii[⑧]

“当前的历史剧，既然是被客观环境所不容许而‘逼迫出此’所产生的，既然

是为夺取较广大的‘京戏’观众而产生的，它便该负有着一种特殊的使命。—

—一方面是怎样把不容许表现的现实的东西寄托在历史剧里；一方面是怎样达

到夺取观众的效果。”ix[⑨] 

一、历史剧创作路上的反思：《石达开的末路》与《大渡河》 

陈白尘通过历史剧创作积极配合革命斗争形式的发展，创作了四幕历史剧

《石达开的末路》。最初，陈白尘是以一种英雄崇拜的心理去描绘石达开的，

但执笔之后，陈白尘认为石达开在入川一事上犯了不可挽回的错误，在革命遭

受打击之际想要飘然离去，更是“动摇的知识分子之背叛革命”x[⑩] 不可推翻

的佐证。《石达开的末路》剧本发表于 1936 年，该剧以石达开一生的经历为叙

事主线，揭示了太平天国由兴而衰的过程。陈白尘在该剧中指出太平天国失败

的原因是由于领导集团内部一些领导者腐化变质、追求物欲享乐而导致的权力

相互倾轧，加上太平天国领导集团成员没有足够重视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以至

失去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支持。时值抗战期间，国内反对分裂、争取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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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呼声日益高涨，因此该剧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也反映了陈白尘创作上对

现实主义的继续遵循。尽管较初期作品而言，《石达开的末路》已经有了明显

进步，但艺术成就仍然不高。陈白尘在创作这部作品前认真地反思了以往创作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但“事实上为了对历史本身的忽视，与对石、韩恋爱纠纷

的过分看重，这剧本又陷进一个英雄美人的故事的泥沼里，对于太平天国的本

身，没有如预期地给以表现，再加以石达开这人物描写之平面化与次要角色之

被忽略，遂使这剧本也遭了一次失败。”xi[11] 

陈白尘总结了创作中的失败，他逐步意识到，“写出人物的真实，便是写

出人物的批判！”进而得出结论：“写出人物的批判，也就是写出历史的教

训！”xii[12] 他总结出的经验就是，任何历史，任何历史人物，都是教训。这

教训对于现代是否有益，才是历史剧作者对于历史人物选择的标准，丢了这标

准不管，而企图在任何历史题材上加以任何的“强调”，任何的“隐喻”，任

何的“翻案”，或者是任何“新的注入”与“还魂”，都是徒劳！都是一种浪

费！xiii[13] 

《大渡河》原名《翼王石达开》，其前身就是 1935 年的《石达开的末

路》。陈白尘总结了话剧演出的实践经验，于 1942 年着手对《石达开的末路》

进行修改，修改后的剧本，定名为《大渡河》，剧本修改后，情节变化不大，

但人物语言更加精练，结构也紧凑了许多。《大渡河》由中华剧艺社在重庆演

出，演出时改名为《翼王石达开》，剧本也被国民党图审会删去第一幕。 

二、对历史语境的还原：七幕历史剧《金田村》 

1、历史剧创作的态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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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剧创作之路上不断探索的陈白尘在创作《金田村》之前，再三思虑

对于历史剧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写作态度，他认为：“历史是被历史家歪曲、阉

割了。一个历史剧作者呢，他不必为愤怒而给它个新的歪曲；也不必为爱好而

将它化装。他该深入到历史里去研究，探讨，追寻，在科学方法的帮助之下，

将歪曲的扭直，阉割了的补全，使历史本身先恢复自己的面目，然后如一般题

材一样，再给以艺术的加工——但还有两个条件：第一，因为这东西是历史

的，它必定是‘古装的’：从言语，动作，服装，思想，环境，气氛，以至极

细微的一根头发的装饰，都该是‘古装的’。没有历史的真实不会有艺术的真

实。第二，因为这东西虽是历史的，但历史的对象是现实。”xiv[14]  

陈白尘开始在一种相对客观的尊重历史真实的态度下，开始了《金田村》

的创作。陈白尘动手创作该剧之前，用了九个多月的时间，翻阅了四、五十种

参考资料，对重要史实甚至用清政府的“官书”与野史记载相对照，凡是无法

确证的人物，就不在剧中出现，对太平天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思想，以至

风俗、习惯、语言、动作、体节、服饰，都下功夫研究。由此可见，作者创作

态度是十分严谨的。陈白尘认识到，“在这苦难时代，大众生活的本身就是幕

伟大的悲壮剧，但是它尽可以用真刀真枪真血真肉在不断地搬演着；若要搬上

舞台，这样的自由，我们是不被许可的。——甚至把它印在书本上都不可能！

——这样，剧作者们之掉转笔杆，齐对‘历史’，企图‘借题发挥’，‘指桑

骂槐’，给生活在现实里的人们以一些‘讽喻’，自是必然的。”xv[15] 他开

始把历史剧的写作与演出，作为戏剧运动中的一种策略，一种战术来对待。他

也希望从事历史剧创作的人们能够形成统一的创作态度，但对于如何统一？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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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成何种历史剧创作态度？陈白尘对此也不能形成认识，他只是把这种问题

提出来，并希望能够引起其他创作者的思考。 

《金田村》是陈白尘创作的太平天国三部曲第一部七幕历史剧，也是陈白

尘搬上舞台的第一个多幕剧。陈白尘原计划按三个时代：太平天国的起来，内

讧与灭亡写太平天国三部史诗。《金田村》作为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于 1937 年

连载于《文学》第 8 卷 3、4、5 期，由上海业余实验剧团演出于卡尔登剧场，

这部剧有着很强的现实感，开当时太平天国题材历史剧之先河，演出之际时值

“七七”抗战爆发前夕，演出获得了较大成功。陈白尘说：“演员们隔着一道

历史的幕子和台下观众们心心相印地爆发出要求抗战的呼声的那种情景，使我

毕生难忘。”xvi[16] 演出的成功激发了陈白尘剧本创作的热情，他对历史剧创

作有了一定的认识。不但在创作上突飞猛进，而且关于历史剧创作的思考也上

升到理论。这个时期，陈白尘发表了《关于〈太平天国〉的写作》、《漫谈历

史剧》、《历史剧的语言问题》等文章，探讨历史剧创作语言、创作态度、历

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 

2、历史剧创作的语言问题以及历史和现实的关系 

在《金田村》创作过程中，陈白尘遇到最为棘手的问题，就是语言问题，

到底是使用现代语还是使用历史的语言？陈白尘也在反复思索。他最终决定采

用一种自称为消极的办法，那就是：“（农民的语言）—（现代语成分）+

（太平天国时代所特有的一些词汇）=太平天国语言”，xvii[17] 这个语言公式

是用做剧中太平天国一般群众的语言，而诸如石达开、冯云山等领袖，由于都

是读书人，因此采用了更接近所涉及历史时期一般士大夫阶层的语言。历史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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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无从恢复，增加了创作难度，但可以看到《金田村》一剧较之陈白尘早期

的剧作明显成熟了很多，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艺术真实的效果。 

    《金田村》取材于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史料。《金田村》反映了波澜壮阔、

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崛起、发展、壮大过程，揭示出太平天国农

民革命运动得以迅速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内部团结一致，领导集团

有“农民萧朝贵、李秀成，有流氓无产者杨秀清，也有富商土豪的韦昌辉，绅

士地主的石达开和破落士子的洪秀全与冯云山。但这些分子阶级尽管不同，利

害尽管冲突，而在对付共同敌人的目标之下，即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异族满清

的封建统治是同一的。因此他们在统一阵线下向着敌人进攻，利害冲突虽时时

爆发着，终于在一个大目标之下时时克服，隐忍，而完成了革命的第一步。”

xviii[18] 

《金田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把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与抗日战争相联

系，无论国内什么阶级、阶层，都可以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下紧密团结起来，结

成统一战线一致对外。这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原则十分吻合，对于建

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很大的宣传推动作用。在剧中，既有坚定的革

命分子，如南王冯云山，指代的是坚决抗日的爱国者，也有革命意志时有动摇

的人物韦昌辉，指代那些抗日不坚定分子。和前期作品相比，《金田村》戏剧

结构更为完整，情节发展更为符合戏剧规律，人物塑造更为丰满，取得的艺术

成就更高，这是陈白尘创作的一次大飞跃。 

陈白尘在《金田村》中，强调了“团结御侮”的主题，力求历史与现实的

统一，但当《金田村》在成都第二次上演时，陈白尘感受到自己创作中的不

足，剧中庞杂的素材使他意识到“我们所企图的历史的真实，并不是自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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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那样繁琐的细微末节的真实，而在一个‘历史剧’里所要的真实，更不同于

一部‘历史’所要的真实。‘历史剧’所能尽的任务，不能超过‘历史剧’所

能有的负荷。否则将胀破‘历史剧’的躯壳，可也压瘦了历史。”xix[19] 而且

陈白尘看到了自然主义地忠于历史与“强调”“团结御侮”之间存在着一个巨

大的裂缝，那就是题材与主题之间先天性地存在无法弥补的裂缝，反映在《金

田村》中，就是本来设想“团结御侮”的主题，更多地被太平天国兴起的史料

挤占，题材是膨胀了，但主题却被压瘦了。 

结   语 

 

陈白尘的历史剧作品鲜明地体现着中国话剧现实主义整体的特点，“中国

话剧现实主义的第一个特点，便是它的功利性。从社会功能到政治功能的强调

这是一个实用功能被不断强化的历史过程，形成了现实主义的战斗传统。”

xx[20] 陈白尘以一种高度的时代责任感，一种积极入世的态度和救世的精神，

投入艺术创作，其作品具有一种刚健的风骨和雄浑的气象，反映了时代要求进

步、大众反抗黑暗的革命精神。但陈白尘在对戏剧意象的营造、情境的假定性

与虚拟性等方面都缺乏足够的认识，语言直白缺乏意蕴，人物性格描写流于表

面，缺乏对人性更为深刻地挖掘，人物刻画带有鲜明的政治化特征，存在着明

显的时代局限性，为政治服务、为现实服务的功利性创作态度十分明显，这使

得陈白尘历史剧作品的艺术成就都不是很高，关于历史剧的艺术创作理论也未

能形成体系。                   

应该看到，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陈白尘对于中国革命事业、中国戏剧事

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挣扎与斗争、迷茫与彷徨、痛苦与失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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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与革命，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出现在陈白尘的作品里。即便如此，在陈白

尘的作品中却从未有过对革命理想的放弃，作者通过作品体现了对时代、现

实、人民大众以及革命的关怀。对于一位把一生中长达七十年的时间用于积极

创作、把创作实践和理论紧密结合起来的剧作家，我们有理由表示深深的敬

意，创作是需要有原动力的，在当时艰难困苦的历史条件下，陈白尘以历史之

镜折射现实，以严肃、积极、现实的态度对待创作，以探索的精神进行理论思

考，他的历史剧剧作与理论带着鲜明的时代特色，永远在中国戏剧史上散发着

光芒。 

百年中国话剧，百年白尘先生！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 2006 级戏剧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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